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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畀」字在現今粵語中身兼多個語法功能，包括給予義、使役動詞和被動
標記用法。一個字能夠從實詞義虛化成介詞義，必定經過語法化過程。本文以
木魚書著作《花箋記》和《二荷花史》作為研究文本，淺析「畀」字在兩書的
用法和語法改變。先搜集兩書中的給予義標記用法，並以共時的研究探討其和
「過、與」的競爭關係。以及「畀」字的不同語法功能，發展為工具標記、使
役動詞和被動標記的語法化過程及其原因，透過木魚書著作《花箋記》和《二
荷花史》了解當時粵語的語法特點與木魚書格律的關係。 
 
 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略論研究原因、研究範圍與方法；第二章先整理兩
書中給予義標記用例，透過考察三者的語法功能和使用頻率分析與格標記弱化
的原因；第三章先述「畀」四個語法功能，並討論《花箋記》和《二荷花史》
「畀」字工具標記和被動標記的語法化過程。第四章總結兩條語法化過程及論
文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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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研究原因和文本略論 
 
一、 以木魚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木魚書是以廣東話唱說的曲本，在明代末年廣東民間已有流行唱「木魚
書」的風俗；在清代初年，木魚歌已經發展出如彈詞般長篇的、故事性的體
式。唱木魚歌是廣東各階層的娛樂活動：盲人以唱木魚歌維生，村民在節慶、
廟會、婚嫁場合都會請瞽師演唱木魚歌，婦女幹活或閑暇時會唱和讀木魚書。1 
可見木魚書既是在明清時期流行於廣州民間地區的唱詞，也是可以閱讀的讀
本，大量的演唱帶動商業出版，歌本以低成本印刷和銷售，滲透至民間社會，
因此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可以透過研讀木魚書了解該時期粵語的語法特
點。 
 
二、《花箋記》、《二荷花史》簡介 
 
 《花箋記》和《二荷花史》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尚無明確定論。 
 
 目前所見《花箋記》版本，早期版本有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
二年（1713）福文堂刊本《第八才子花箋》2，內容敘述蘇州書生梁芳洲（字亦
滄）與女子楊瑤仙，劉玉卿三人的戀愛故事。《二荷花史》現存清光緒年間丹桂
堂刻本《新刻評點第九才子二荷花史》，四卷六十七回，不署作者姓名，卷首有
愛蓮主人序。其後有香港五桂堂刻本和民國時期的影印本，較為常見。3內容敘
述南海才人白蓮（字青友）與裴麗荷、何映荷的婚姻故事。 
 
 從確知年份的木魚書，有學者追溯到關於清初木魚書的出版狀況，並認為
木魚書出現年代可能早於清初，而在康熙年間流行。例如梁培熾訪問五桂堂的
                                                     
1
 楊寶霖：〈東莞木魚歌初探〉，載張淦祥、楊寶霖主編：《東莞詩詞俗曲研究》（東莞：樂水園
印行，2005年），頁 607。 
2
 譚正璧、譚尋編著：《木魚歌、潮洲歌敍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 年），頁 59。 
3
 譚正璧、譚尋編著：《木魚歌、潮洲歌敍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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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也認為木魚書在明末已經刊行。4以上資料雖然不能確證木魚書在明朝已
出現，但可以證明木魚書在清初流行於廣東地區。 
 本文引用兩書例子較多，引用的版本為 1985 年薛汕校訂本，《花箋記》5和
《二荷花史》6均是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本。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木魚書作為在清代流行於廣東地區的唱本，為研究當時粵語的語法特點提供
資料。研讀兩書之時，發現粵語中不同的語法功能常以同一形式的字去表示，其
中「畀」字是突出的例子，它在《花箋記》中只作給予義動詞用法；到了《二荷
花史》時身兼給予義、使動用法、工具用法和被動標記功能。語法學家很早注意
到古代漢語的實詞虛化成介詞的情況，這個現象稱為介詞化過程或實詞虛化，使
同一形式的字能夠表達多個語法功能7。以上「畀」字語法功能因字義和句式之間
的關係而語法化，當中又以給予義動詞轉為被動標記的語法化過程最值得關注。 
 
 惟早期對「畀」字的研究因為注意到粵語與漢語雙賓句不同的語序，集中討
論雙賓語結構中的與格介詞「畀」字被省略的原因，以及形成倒置雙賓句的語法
過程。及至後來錢志安、姚玉敏等的研究才注意到「畀」字不同的語法功能。8本
文嘗試在前人的基礎上，從《花箋記》和《二荷花史》中搜集「畀」字句的例子
並分析早期粵語「畀」字的語法結構及語法化過程，以了解不同語法功能的發展，
以及語法改變與木魚書格律的關係。 
 
 論文分為兩章：第一部份討論《花箋記》和《二荷花史》中的「畀、過、
與」字給予義標記的使用情況，透過考察三者的語法功能和使用頻率，分析
                                                     
4
 五桂堂創辦人徐學源孫兒徐應瀚：五桂堂所藏木魚書刻板，最早見於明萬曆年間（1573－
1620），也有清咸豐年間（1851－1861）。引用自梁培熾：《香港大學所藏木魚書敘錄與研究》
（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1978 年），頁 246。 
5
 薛汕校訂：《花箋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年） 
6
 薛汕校訂：《二荷花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年） 
7
 吳福祥主編：《漢語語法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 101-119。 
8
 錢志安歸納「畀」字五個語法功能：間接賓語標記、受益者標記、使役動詞、被動標記和工
具標記，並指以上語法功能是雙賓動詞語法化而成的結果，詳見於 Chin, Andy Chi-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antonese Double Object Verb [pei
35
]畀 in Typological and 
Areal Perspectives,《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語言暨語言學）》；姚玉敏在早期粵語研究
基礎上，論證「畀」的產生不同語法功能是原因是源於動詞義中「用手」的動作，詳見於姚玉
敏：〈早期粵語中的「畀」字句 / BEI-SENTENCES IN EARLY CANTONESE〉，《歷時演變與語言接
觸一中國東南方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 年，第 24 期）。 
76 
 
「畀」取代「過、與」成為給予義標記的語法化過程和原因；第二部份討論
《花箋記》和《二荷花史》「畀」字的語法化過程，簡述「畀」字的幾個語法功
能、工具標記的發展和消失的語法化過程、及「畀」字取代「被」成為主要被
動標記的語法化過程及其原因。 
 
第二章 《花箋記》和《二荷花史》的給予句標記 
 
漢語給予句一般要包括給予的動作、給予的物品和接受的人或事。現代漢語
中的給予句是雙賓句式，指述語後面出現兩個賓語的句式，一個賓語指接受事物
的人，稱為間接賓語（indirect object）；一個指交接的物件，稱為直接賓語（direct 
object），一般會以「給」字表達給予的意思，例如「我給了他一本書。」9粵語在
明末清初的給予句成分和標記比現代漢語多和複雜，除了典型的「畀」字給予類
動詞外，還有兩個依附在動詞後面的與格介詞「過」和「與」，均可表達給予句
的意思。本文將以《花箋記》和《二荷花史》的例子分析： 
第一節 《花箋記》給予義標記「過、與、畀」用例 
 
在明末清初的給予句成分主要有「過、與、畀」，本節將分析句子的結構和
分析各字的使用情況和頻率。 
《花箋記》中有用 8 個「過」字表示給予意義的句子，有兩種主要的句子
結構，一是 V1+NP1 物+過+NP2 人+V2，如例（1）： 
（1）做乜賣弄風情過我看？ 
當中的過字作為與格介詞，有給予之義。 
二是 V1+過+NP1 人+V2，如例（2-8）： 
（2）碧月接聲言過姐，個晚逢生混一場。 
（3）為我深閨言過姐，客中腸斷望哀憐。 
（4）指定橫門言過姐。 
（5）把我丹心言過姐，同游地府亦甘心。 
（6）為何終日鎖眉心？有乜因由言過我。 
                                                     
9
 鄧思穎：《粤語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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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夫人聽得多歡喜，堂前話過相公聞。 
（8）這紙年生居第一，試把藍家富貴講過娘聞。 
由於主要動詞 V1 多是言說動詞，根據文意受事動詞多是知、聽或聞，因
此有時可以省略 V2，如例（2-6）。 
《花箋記》與字在中有 35 例，書中的「與」字多作為連詞，例如卷三「吹
起離人愁與恨，兩行珠淚濕衣衫。」串連兩個並列意思的詞語。給予句的意義
只有三例，句子結構是 NP1 人+V1+與+NP2 人+V2，如下例： 
（9）夫妻說與孩兒聽，玉卿聞得淚紛紛。 
（10）一封射入山坡去，報與梁兄好得知。 
（11）忙寫音書回一紙，通與姚生好得知。 
「與」和「過」字的使用方法相同，同樣可根據文意得知施事的對象，因
此有時可以省略 N1，如例（10-11）。 
《花箋記》有 2 則出現「畀」字的例子，語法功能都是給予義和使役動
詞，句子結構是否定副詞＋V1 畀+NP1 人+V2，如下例： 
（12）不過近為些閒事，含愁不畀我知聞。 
（13）即日按兵全不動，私行不畀外人知。 
句子中的「畀」字作為動詞，意指讓和給予，前面可以加上否定副詞
「不」修飾，「畀」字後面是主謂結構，因此整句屬於兼語結構。 
綜合上述情況，可以得知在《花箋記》時期，過字作為主要的給予句標
記，與字次之，畀字出現例子最少，而且沒有成為給予句的與格介詞標記，兩
例均作動詞用以表示給予和使役。 
第二節 《二荷花史》給予義標記「過、與、畀」用例 
 
《二荷花史》出現 10「過」例，句子結構 V1+（NP1 物）過+NP2 人+
（V2）與《花箋記》相同，惟《花箋記》中「過」字前主要是言說動詞，而在
《二荷花史》可按照 V1 不同的語法功能分成兩類，如下例（14-18）V1 屬於雙
賓句中的給予義動詞；例（19-23）屬於言說動詞： 
（14）便叫侍兒輕摘下，將（白蓮花）來遞過白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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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便揩這卷雲箋紙，抖氣呵呵遞過娘。 
（16）暫綴琴樽，移玉過我。 
（17）揩詩送過二嬌身。 
（18）求取貼身衫一領，就時送過佢煎湯。 
（19）點得相挨傍，等我盡把愁心講過娘。 
（20）唔好將來說過我知詳？ 
（21）阿姊乜風吹你到？等我趁時說過姊知詳。 
（22）如今正要回書館，所以便來講過姐知聞。 
（23）做乜都唔說過我知聞？ 
使用「過」字來表示給予義的句子，動詞一般是出現在人物說話前，例如
「言」和「講」，句子可省略中間的 N 物和最後的受事動詞 V2，因為動詞
「言」等字已經表達了將消息說給另一個人知道的意思。 
《二荷花史》也有使用「與」字表示給予的意義，出現 80 則「與」字的例
子，除了與上文《花箋記》相同的連詞用法外，也有 18 個表示給予句意義的例
子，句子結構是 NP1 人 +V1+（NP1 物）與+NP2 人+V2，而「與」字前的主要
動詞亦更豐富，除了常見的言說動詞例子（28-31）外，還有給予義動詞如送、
遞和嫁，見例子（24-27）： 
（24）不若一個就將衫一領，揩來送與秀才身。 
（25）世間若有神醫在，我就願出金錢買藥方，送與那人來食好。 
（26）欲將我女同甥女，一齊嫁與秀才身。 
（27）揩來筆硯和箋紙，遞與多嬌兩位娘。 
（28）遂揩路上終和始，逐一從頭說與娘。 
（29）故此奴今才敢揩他事，說與夫人做主張。 
（30）囡記紫娘情與事，未曾說與姐知詳。 
（31）白生退入房中去，將情說與眾嬌娘。 
（32）廣東此去迢迢路，你點傳書與白郎？ 
（33）做乜姐佢專慷他人慨，畀我私衣送與人？ 
值得留意的是《二荷花史》中出現了兩個特別的句子結構。一般來說，無
論「過」和「與」是出現在言說動詞或給予義動詞後面時，都是和動詞緊密地
連接在一起，直接賓語（交接的物件）一般被省略。但在例（32）中，表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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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的動詞和與格介詞「與」中間出現了直接賓語 N 物。另外，例（32）首次出
現了「畀」字和「與」字同用的情況，畀字作為句子的動詞，與字作為與格介
詞，有可能成為「與」字虛化或消失的原因。 
《二荷花史》「畀」字用例極多，共有 44 筆資料。當中部份與《花箋記》
用法相同，屬於給予句，亦有使役動詞用法，有六例是異寫字「俾」。雖然《二
荷花史》出現「畀」字的頻率大幅增加，但並非所有「畀」字句都表達給予意
義，語法功能出現了改變，本節集中討論「畀」字的給予義用法，其他的語法
功能和語法化過程見本文第三章。「畀」字的給予義用法的句子結構是 V1+畀
+N1 人+ N2 人/V2，例（34）的「畀」字作給予義動詞，意指「給予、送給」，
相等於「畀花其他人」；例（35-36）的「畀」作為與格介詞，它依附在動詞之
後，例（35）相等於「偷某物畀我地煮水」，當中的「偷」才是主要動詞，
「畀」只作引介與事的功能；例（36）相等於「燒（紙錢）畀我才郎」，同作引
介與事的功能。 
（34）重話姐你唔好將花又畀別家人。 
（35）偷畀我地來煮水，飲敲才得醒神魂。 
（36）妹你須把紙錢買幾葉，將來燒畀我才郎。 
一些例子可以同時表示給予義和使役義，區分方法可以運用轉換法，嘗試
改變句子中「畀」字為「給」或「讓」，若組成的句子合符語法，則該句有兩個
語法功能，例如： 
（37）因此展開畀佢看。 
上例可以理解為展開某物給他看或者展開某物讓他看，因此可以兼有給予
義和使動用法。 
綜合上述情況，除了不帶給予意義標記的句子外，「過、與、畀」字在《花
箋記》中已經出現，以「過、與」為主要給予句的標記，「畀」字頻率不高。到
了《二荷花史》時期，「畀」字已成為給予句的主要標記，反映了「過、與」的
給予義語法功能開始弱化，漸為「畀」字取代。到了現代粵語當中，已經很少
再使用「過」和「與」字作為給予義的與格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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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過、與、畀」的語法化過程和原因 
給予義標記分化的過程是「過」和「與」給予義語法功能弱化而漸漸被
「畀」字取代，考察兩書歸納出與格介詞虛化的原因有三個：受言說動詞的影
響；過和與字身兼多個語法功能（作為謂詞補語和連詞）；以及受制於木魚書的
七言句式和格律限制的特點，本節會以例子詳析，先用下表歸納： 
表（一） 
第一，過和與字作為與格介詞，在句子中沒有動詞或者補語的語法功能，
只能依附在動詞和受事對象中間。在《花箋記》和《二荷花史》的用例中，大
多出現在言說動詞「言、說、講」之後，言說動詞屬於及物動詞，後加間接賓
語和動詞。在現代漢語裡，除了用「給」字之外，也可以用給予類動詞「告
訴」表達訊息的轉移。例如下例： 
（38）《花箋記》夫人聽得多歡喜，堂前話過相公聞。 
（夫人說一個消息給相公知道／夫人告訴相公一個消息） 
（39）《二荷花史》點得相挨傍，等我盡把愁心講過娘。 
（讓我把感受全說給母親知道／讓我告訴母親我的感受） 
以上例子可以看到，漢語中仍然需要用「給」字表示給予的意思，不能寫
成「說（一個消息）相公知道」；然而一般研究雙賓句時，如果句中的動詞是雙
及物的，可以直接帶上兩個賓語。在《花箋記》和《二荷花史》中，過和與字
的使用受到了言說動詞的影響，言說動詞「言、說、講」屬於及物動詞，只選
給予義標記分化 
 《花箋記》 《二荷花史》 現代粵語  
過 給予句 
與格介詞 
給予義語法功能弱化 與格介詞 
用法息微 
 
 
過、與虛化 
 
 
畀字取代為 
給予義標記 
原因 1. 言說動詞影響 
與 2. 兼多個語法功能 
3. 木魚書格律限制 
畀 給予義動詞 一、古漢語保留給予義 
二、發展出三個用法 
1. 使役動詞 
2. 工具標記 
3. 被動標記 
保留給予義 
動詞用法 
 
81 
 
擇一個賓語10，因此上例（38）在粵語口語中可以省略過字，例如寫作「夫人講
（一個消息）相公知」或者「夫人講相公知（一個消息）」，仍然能表達訊息轉
移的意思。實際上，《花箋記》和《二荷花史》中的言說動詞後面，均有出現省
略介詞「過」和「與」的做法，例如下例： 
《花箋記》 
（40）價錢須要講娘聞。 
（41）歸家聽得爹娘講，姻緣許定姓劉人。 
《二荷花史》 
（42）由你去歸同佢講，詩亦唔憂奉轉娘。 
（43）請把別來情與事，從頭且說我知詳。 
第二，「過「和「與」字的弱化也與它們身兼多個語法功能有關。上文提及
到「過」字可以作為謂詞補語，附在動詞或形容詞後面組合成為附加式合成
詞。《粵語語法講義》提及「過」字的兩個用法：第一，作為體類後綴11，表示
動作曾經發生、完成和經歷的意思，《花箋記》中「秋過身衰和葉敗，形容枯槁
有誰憐？」及《二荷花史》中「唔信試看天上月，中秋過了就唔光。」、「唔想
篋內花箋皆搜過，全唔見有這詩文。」分別表達秋天、中秋已經過去的意思；
後例則說明搜查的行為已經發生和完成。第二，作為事件類後綴，表示事件的
重複發生，張洪年等學者都認為有「重新、再次做某事」的用法12，在二書中只
見《二荷花史》一例「噯呀！妹罷幾乎唔得見嬌身，如今好似重生過，坐下方
才對你陳。」兩次的主語都是相同的人，形容好像再重新活一次的感覺。綜合
上述，可以看到無論語法功能是給予句中的與格標記，還是謂詞補語，「過」字
都依附在動詞後面，有可能產生歧義，例如下例：  
（44）夫人聽得多歡喜，堂前話過相公聞。 
若欠缺上句和不理解文意，有可能將給予句的意思錯誤理解為動詞後綴，
解作告訴相公消息的行為已經發生和完成。「過」字身兼幾個語法功能，漸漸被
「畀」字取代有可能是避免句子出現歧義。 
上文提及到「與」字也身兼多個語法功能。在二書當中「與」字普遍擔當
                                                     
10
 鄧思穎：《粤語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88。 
11
 體（aspect）語法學概念，可稱為動貌、體貌，主要是描述行為動作的開始、進程、結束及
結果。可按照動作的完成程度分為兩類：完成體（perfective）和未完成體（imperfective）。
過字屬於完成體。同註 9，頁 77。 
12
 張洪年：《香港粤語語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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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詞（本身沒有詞彙意義，主要用來連接詞、短語和句子等）的角色，用法主
要有兩種：第一是串連兩個相同或相反意思的詞語，例如《花箋記》「寫上二家
名與姓」和「此去未知生與死，成敗由天自古云」構成並列的結構。第二是連
接小句，表示轉折和因果等關係，例如《二荷花史》「細想與嬌相識處」、「令祖
盧翁先學士，與我家父系同窗」與現代漢語中的「和」字用法相同，現代粵語
中一般不用「與」字來串連上下文，多用「同、同埋」來表示相同的意思。 
值得留意的是，在《花箋記》和《二荷花史》雖未見「過、畀」於同一句
子出現的情況，但後者出現一例「畀、與」同用的情況： 
（45）做乜姐佢專慷他人慨，畀我私衣送與人？ 
「畀」和「與」字同時出現，可能成為與字虛化或消失的原因。畀字作為
句子的動詞，與字作為與格介詞，兩者在句子中的功能都是給予，因此介詞存
在被省略的條件。鄧思穎曾提出與事標記省略說13，認為給予動詞和與格介詞的
語法功能和形式相同，為了避免兩個語法相似的字在短時間內重複出現，與事
標記可以省略，從而形成「倒置雙賓句」存在的條件；楊敬宇《清末粵方言語
法及其發展研究》提及「過」字減少使用的原因。他認為這是結構內部調整的
結果，因為「畀」和「過」的語義基礎基本上是相同的。14比如上例，畀和送與
的意思相同，句子可以簡化成「畀我私衣人」、「送我私衣畀人」或變成處置句
「把／將我私衣畀人」，可以看到，無論是只保留一個給予義動詞「畀」，或是
省略「送」字後面的與格介詞，同樣可以表達相同的意思。因此「與」字可能
因為語法功能和「畀」字相似漸漸被取代。 
 第三，「過」和「與」受制於木魚書的七言句式和格律限制的特點。木
魚的給予句是 V1 +過/與+NP 人+V2 的結構，楊敬宇和鄧小琴等都注意到粵語語
法特點受到木魚書字數和格律的限制，有可能因為木魚書七言的字數和結構要
求而能成為與格介詞。15余靄芹曾指出「過」是早期用法，後來逐漸被「俾」字
                                                     
13
 鄧思穎：《漢語方言語法的參數理論=A parametric theory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 62-63。 
14「一個連動結構裡兩個主要動詞相當，其中一個弱化不可避免，弱化的結果，除了虛化並取得
介詞等虛詞詞性外，就是消失。」引用自楊敬宇：《清末粤方言語法及其發展研究》（廣州：廣
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 127。 
15
 木魚書一句字數大致以七言為主，偶有襯字，加上押韻有嚴格的要求，木魚書與一般的戲曲
唱詞上下句結構不同：它起碼要兩個上下句才可構成一個「組合」（即正文）；第一個下句要押
陰平聲韻，第二個韻腳則押陽平聲韻。引用自蔡衍棻：《南音、龍舟和木魚的編寫》（廣州：廣
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頁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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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16；嚴麗明在〈廣州話與格介詞「過」和「畀」的變異考察〉中提及「言說
動詞用於與格結構的情況也可能是受到文言句式影響的結果。」17，因此與字有
可能是跟隨言說動詞加入口語之中，然而按照言說動詞的及物特性，後面只帶
一個賓語，存在省略與格介詞的條件。錢志安等也認為「與」未必在當時的口
語出現，入文有可能受到文言文句式的影響18；鄧思穎也考察了現今粵語的使
用：與格結構「過」的使用有消失的趨勢，現今慣用「畀」字表達相同的意
思。19因此「過」和「與」有可能受制於木魚書句法結構夾雜了文言成份，不像
典型的口語而漸被「畀」字所取代。 
 綜上所述，在兩書中過和與都擔當與格介詞功能，但因為「畀」字保留古
漢語動詞義，而「過、與」因多個語法功能、依附在言說動詞後和木魚書文言
句式的影響，給予義的語法功能有可能漸漸被「畀」字取代。 
 
  
                                                     
16
 余靄芹：〈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讀《麥仕治廣州俗語〈書經〉解義》〉，《中國語文》，第 6
期，2000 年，頁 497-507。 
17
 嚴麗明：〈廣州話與格介詞「過」和「畀」的變異考察〉，《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26 卷第 5 期，廣東暨南大學中文系，2008年，頁 3。 
18
 錢志安、鄒嘉彥：〈粤語「畀」字句的語法演變過程初探〉，載部景濱、湯翠蘭主編《第九屆
國際粤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中國語文學會，2005年），轉引自姚玉敏：〈早期粵語
中的「畀」字句 / BEI-SENTENCES IN EARLY CANTONESE〉，《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一中國東南方
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年，第 24期），頁 168。 
19
 鄧思穎：《漢語方言語法的參數理論=A parametric theory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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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花箋記》和《二荷花史》「畀」字的語法化過程及原因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在不同語言中，會以同一形式去表示不同的語法功能，
粵語「畀」字就是其中一例。過往關於「畀」字的研究集中討論雙賓句以及如
何通過省略介詞而形成倒置雙賓句20，惟漢語中不少的介詞都是由古代漢語的實
詞虛化而來的，語法學家將這個現象稱為介詞化過程，本節將探討「畀」字如
何由動詞發展為雙賓語結構中的賓語標誌、工具標記，變化成使役義，最後取
代「被」成為被動標記的語法化過程及其原因。 
第一節 「畀」字用法和功能 
古漢語「畀」字用法 
「畀」最初的性質是動詞，本義是賜與和給予的意思。如古漢語例： 
（46）《爾雅·釋詁》：「畀，賜也。」21 
（47）《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22 
（48）《左傳·隱公三年》：「周人將畀虢公政。」23 
 以上例分析，「畀」字在句子中作主要動詞用，動作多表達某物的擁有權或
控制權的轉移，句式中「畀」字前是作出動作的人；「畀」後多是接收某事物的
人，如例（47-48）的受事者分別是宋人和虢公，某物則不限是有生或是無生名
詞。 
明末《花箋記》「畀」字用法 
「畀」字的給予句意義在古漢語中已出現，粵語口語保留了這個用法。上
文提及《花箋記》兩個「畀」字的用例，語法功能兼有給予義和使役動詞。 
（49）不過近為些閒事，含愁不畀我知聞。 
                                                     
20
 學者注意到粵語雙賓句的語序與普通話不同，鄧思穎認為這種「倒置雙賓句」是通過省略介
詞而成的，意思是當動詞「畀」和介詞「畀」出現在同一句，例如：我畀左一本書畀佢，後面
的與格介詞讀音和意義都與前者一樣，存在被省略的條件。而通過省略介詞的過程，粵語雙賓
句就可能發展出與普通話不同的語序。引用自鄧思穎：《粤語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有
限公司，2015年），頁 178-188。 
21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疏 卷第一》（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頁
18。 
22
 王守謙、金秀珍、王鳳春譯注：《春秋左傳》（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484。 
23
 同註 22，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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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即日按兵全不動，私行不畀外人知。 
相同的給予義語法功能在現今粵語中也會使用同音字「俾」或「比」字來
表達，例如「我俾一本書佢」和「佢唔比我知」。《花箋記》未見「俾」字，而
「比」字有 8 例，但全部是比較句標記，例如卷二「月貌花容誰可比？」和卷
三「我將姐比嫦娥女。」仍未出現給予意義，可見在《花箋記》中「畀」字的
語法功能是給予義動詞標記。在現代漢語會用「給」表給予義，「讓」表使役
義，惟在《花箋記》中未有出現這兩個用法。 
清初《二荷花史》「畀」字用法 
《二荷花史》時期，「畀」字出現的頻率大幅增加，但並非所有「畀」字句
都表達給予意義，語法功能出現了改變，主要出現工具標記、使役義和被動標
記用法，下文將逐一分析： 
一、給予義 
《二荷花史》有部份「畀」例子保留給予義，句子結構是 V1+畀+NP1 人： 
（51）重話姐你唔好將花又畀別家人。 
（52）我估嬌嬌先者那詩章，阿白定然揩去了，如今點得畀還娘？ 
（53）誰知系著人揩了，我地問他求敢畀還娘。 
（54）妹你須把紙錢買幾葉，將來燒畀我才郎。 
上例（52-53）可有兩個解讀，一是木魚書慣有語序顛倒的情況，但仍然不
損文意，「畀還」應作「還畀」；一是「畀還」中的「還」音作[faan55]，但無論
那一種解讀，當中的「畀」字都作為給予義的標記，表示「給予」的意思。 
二、使役義用法 
《二荷花史》「畀」例子除了給予義外，還有使動用法，意義是「讓、批准
某人做某事」，姚玉敏認為「畀」字的使動用法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表示把
某物的擁有權轉移給對方，而促使對方做出某動作。句子結構是 NP1+畀
+N+NP2+VP；語義關係是甲（有生施事）把名詞（無生的客體及無生受事）的
擁有權給了乙，乙（有生與事及動詞的有生施事）做出某動作，這些句子的給
予義仍然很明顯，而且乙是「畀」的與事和動詞的施事，類似兼語句式，如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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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唔好畀件汗衫佢煮水。 
第二類不涉及某物的轉移，而是表示把某事件的控制權轉移。句子結構是
NP1+畀 NP2+VP+（N）；語義關係是甲（有生／無生施事）把某事件的控制權
轉移給乙，讓乙做」，「畀」字後面是主謂結構。 
（56）因此展開畀佢看。 
（57）實唔畀你轉香房。 
（58）系呀！就畀姐你帶佢轉香房。 
在第二類的使動句中，名詞經常被省略，如例（56）被省略的字是「畫
卷」，既可以放在「畀」前（展開畫卷畀佢看）、放在「畀」後（畀畫卷佢看），
亦可放在最後動詞之後（展開畀佢看畫卷），意思不變。 
三、工具標記 
《二荷花史》時期，「畀」字還有特別的語法功能，錢志安等考察早期粵語
中的「畀」字用法24，發現「畀」能作表示引介工具的標記，用法相等於現代漢
語的「用」。這種用法在現代粵語中不常見，只有部份慣用語仍然保留這個用
法，例如「畀心機讀書」（用功讀書）。在《二荷花史》中亦見 3 例「畀」字用
作引介動作的用法，而且多配「來」字來引介動作的結果，相等於漢語中的
「用來」意義。 
（59）有系髮鬢學梳新樣髻，就畀花枝斜插襯金鈿。 
（60）日夜畀來偷拜懺，唔止觀音咁樣奉承娘。 
（61）死時就畀來陪葬，免得陰間無伴見淒惶。 
從以上三例可以歸納出工具用法的句子結構：NP1+畀 NP2+VP+（N），語
義關係是甲（有生施事）用乙（無生工具）作出某事。 
四、被動用法 
考察早期粵語，「被」該是主要的被動標記，在兩書中都出現了「被」字作
為被動標記的用例，如例（62-64）： 
                                                     
24
 錢志安、鄒嘉彥：〈粤語「畀」字句的語法演變過程初探〉，載部景濱、湯翠蘭主編《第九屆
國際粤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中國語文學會，2005年。轉引自姚玉敏：〈早期粵語中
的「畀」字句 / BEI-SENTENCES IN EARLY CANTONESE〉，《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一中國東南方
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年，第 24期），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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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箋記》 
（62）聞得梁生猶未死，一月之前被賊圍。 
 
 
《二荷花史》 
（63）唔想就被映娘識破佢來因。 
（64）路上嗰年同遇賊，小人被捉在鄱陽。 
 值得留意的是例（64），在現代漢語中，以「被」作為介詞的被動句可以省
略施事者，例如說「今天被打了」，「被」可以直接修飾動詞；但在粵語「畀」
作為介詞的被動句中，即使沒有確切的施事者，也必須用「人、嘢」等表示施
事者，不能出現「今天畀打」之類的句式。 
在《二荷花史》中同時出現用「畀」字作被動標記的用法，句子結構是
NP1+畀 NP2+VP，當中的「畀」字由最初的動詞義發展成介詞。姚玉敏根據被
動句前後的名詞性質將被動句分為兩種：一是前後名詞都是無生的；二是前後
名詞都是有生的25。筆者認為姚氏的分類未能歸納《二荷花史》所有用例，例
（66-68）的受事和施事都是有生命的，例（68-70）的受事有生命，施事沒有生
命。 
（65）就時畀佢來驚醒，往事方知是夢魂。 
（66）畀佢吟嘔酥胸總著我攬埋。 
（67）晚間卷起流蘇帳，燈又亮，鋪來冰簟上，就畀姐佢一身總著我包藏。 
（68）我們今已睡唔能，忽然只覺心焦甚，陡起如同畀火焚。 
（69）不如畀火來焚罷！免得秀才睇著又悲傷。 
（70）就畀花樹花根來摜倒，登時跌直在花旁。 
綜上所述，「畀」字在《花箋記》中只作給予和使動用法，還未有出現後來
《二荷花史》的工具標記和被動標記用法，而前者的工具標記在現今粵語中幾
乎消失，漸漸被「用」字所取代；而後者「畀」作被動標記的用法在《二荷花
史》與「被」字平分秋色，但在現今粵語中「畀」已經發展成比較成熟的被動
句標記，下文重點分析「畀」字的工具標記消失和產生被動義的語法化過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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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玉敏：〈早期粵語中的「畀」字句 / BEI-SENTENCES IN EARLY CANTONESE〉，《歷時演變與
語言接觸一中國東南方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 年，第 24 期），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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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第二節 「畀」字的工具標記的語法化過程和原因 
 粵語中的使役動詞、工具標記和被動標記由相同的句子結構 NP1+畀
NP2+VP 組成，因此產生相同的語法化過程。錢志安將「畀」字的語法化過程
和路徑歸納為：給予義使役動詞工具標記被動標記26，詳細變化見下表
（二）： 
「畀」動詞 
語法化過程一  語法化過程二 句子結構 NP1+畀 NP2+VP  
給予義標記 
過、與畀 
使動用法 
畀讓、畀 
  工具標記 
   畀用 
 被動標記 
  被畀 
 上表語法化過程二是指三者因為表面的句子結構一樣，主語的位置是施事
還是受事對於「畀」字在句子中的語法功能有決定作用。下文將會分析工具標
記的發展為「畀」字促成被動標記產生的條件。 
一、 工具標記的發展 
「畀」字能夠發展成為工具標記源於它跟手持義有關的動詞義，《說文解
字》中「畀」有「相付」的意思，意指用手將一樣物件的擁有權轉移。27動詞中
「用手」的特性使給予義兼表虛置，即施事用手把客體傳給與事，而與事用手
把客體接過來。江藍生討論過給予義發展成工具標記的原因，給予義動詞除了
發展成與事、使役、被動標記外，在近代漢語及某些方言中還兼表處置義，例
如在漢語方言中，衡陽話（湘語）的「得」和官話的「給」都有給予義動詞和
工具標記兩種用法。28張敏指出漢語及很多現代方言中處置標記都源於跟手持義
有關的動詞。29給予動詞後面的客體、處置標記後的受事、工具標記後的工具在
                                                     
26
 Chin, Andy Chi-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antonese Double Object Verb [pei
35
] 
畀 in Typological and Areal Perspectives,《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語言暨語言
學）》, 2011, page 549-550. 
27
 [漢]許慎著：《說文解字 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94 上。 
28
 江藍生：〈漢語使役與被動兼用探源〉，載《近代漢語探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29
 張敏：〈「倒置雙賓結構」和漢語方言裡給予動詞的與事型/受事型分野〉，由於張教授的文章
只在 2008年 5月 8 日於慶祝《方言》創刊 3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而未有出版，故我們無
法直接參考。其文章的內容，轉引自姚玉敏：〈早期粵語中的「畀」字句 / BEI-SENTENCES IN 
EARLY CANTONESE〉，《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一中國東南方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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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上都是受事，因為它們都受到施事的影響，給予動詞能夠發展出處置義的
同時也有可能發展為工具標記。 
然而這個用法已經漸漸在口頭粵語中消失，只在慣用語「畀心機」中保留
這個用法，下文將分析「畀」字的工具標記消失的原因。 
二、 工具標記的消失 
姚玉敏考察了早期粵語中的「畀」字工具用法，認為一些表工具標記的句
子在主語和名詞被省略的情況下，有可能產生歧義，其語義和語法功能主要取
決於「畀」字前以及動詞後的成份。在《二荷花史》中根據文意，「畀」表工具
標記句子的主語和受事多會被省略，主語位置不同就有可能影響施事與受事的
關係，使「畀」字產生歧義。以下例（71）分析，若出現在「畀」前的主語是
施事，出現在動詞後的是受事，就得到工具義： 
（71）死時就畀來陪葬，免得陰間無伴見淒惶。 
根據上下文意，男主人公被父親軟禁，因為掛念女主人公，命奴婢去偷取
一幅女主人公的肖像畫，望解思念之苦，當作對方仍然在自己身旁，亦希望自
己死時能用該畫陪葬，以象徵二人生死不相分。因此句子中省略了的主語是男
主人公，動詞後的是受事是「畫」，屬於無生命的工具；當中「來」字可能受到
木魚書文白夾雜的影響，其用法相對於粵語中的「嚟」，可以看作與格標記。全
句可理解為「男主人公死後畀畫嚟陪葬」，因此句子主語是有生命名詞，賓語是
無生命名詞，「畀」的用法是引介工具的標記，相等於現代漢語中「男主人公死
後，用畫來陪葬」。 
若受事出現在「畀」前，就會產生被動句的意思，因為施事和受事的位置
變得完全相反： 
（72）男主人公死時，畫作就畀來陪葬。 
由於木魚書中句子的主語和受事多被省略，受事可以放在動詞前或後。當
受事「畫作」放在「畀」前時，因為受事是無生命名詞，只能處於「非自願允
許」的狀態，動作或行為的發展就取決於後面的施事者，發展成為被動句式，
相等於現代漢語「畫作就被用來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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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工具標記和被動標記的結構都是 NP1+畀 NP2+VP，句子有可能會產
生不同解讀，存在歧義。如下例： 
（73）有系髮鬢學梳新樣髻，就畀花枝斜插襯金鈿。 
根據文意一群女生正在學習梳新樣的髮髻，於是放置不同的飾物在頭上。
這句可以解釋為工具句：女子用花枝襯金鈿斜插在髮髻上，當中的花枝和金鈿
屬於無生命的工具，「畀」字作為引介功能的工具標記；由於句子的 NP1 主語
省略，同時亦能解釋成被動標記：女子的髮髻被斜插了花枝和金鈿或者花枝和
金鈿就被斜插在女子的髮髻上，「畀」字就作為被動標記。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畀」字作為工具標記和被動標記時的表面句子
結構都是 NP1+畀 NP2+VP：在工具句中，NP2 作為無生命的工具；在被動句
中，NP2 會與 NP1 的位置顛倒，改變了施事者和受事者的關係，加上無生名詞
放在句子的最前面，動作和行為只能受制於有生名詞，形成「非自願允讓」的
情況；加上木魚書七言句式所限，當句子 NP1 和 NP2 省略時，句子語義就存在
歧義，為工具標記發展成被動標記提供了條件。以上兩個原因可能解釋到
「畀」字工具標記在現代粵語中漸漸消失的情況，「原因是部分已經被重新分析
成被動句」。30 
第三節 「畀」產生被動義的語法化過程和原因 
 
 被動標記在不同語言中有不同的發展，粵語中的使役動詞、工具標記和被
動標記由相同的句子結構 NP1+畀 NP2+VP 組成，因此產生相同的語法化過程。
正因三者表面句子結構一樣，句子的用法和語義關係就取決於如何理解主語是
受事還是施事，和在句子中與動詞的關係：若主語對句中的賓語和動詞起允
許、控制作用，則句子屬於使動用法；若主語對句中的賓語和動詞沒有起控制
作用，或者因為主語是無生名詞而只能接受該 VP 行為，則有可能解讀成主語
「非自願允許」的被動句用法。類似的句子在木魚書中有很多例子，下以（74-
45）作出分析： 
（74）因此展開畀佢看。 
上例畀字可以解作「給」，具有給予義，意思是把畫卷的擁有權轉移；主語
                                                     
30
 姚玉敏：〈早期粵語中的「畀」字句 / BEI-SENTENCES IN EARLY CANTONESE〉，《歷時演變與
語言接觸一中國東南方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 年，第 24 期），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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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成為「畀」的施事，解作使動用法「讓他看」，意思是某人讓他看，主語是
人，解釋控制權的轉移，句子中的主語具有允許、批准某人做某事的能力。句
子中的動詞是「看」，對「佢」字起受事的作用，對句子中展開畫卷的主語沒有
受事和施事的關係。 
不過，這類句子有歧義：這個句子的主語亦可看作受事的對象，意思是某
人打開了畫卷，畫卷被他看了，施事的能動性減弱，這樣「畀」就由給予動詞
虛化成介詞，可看成被動句標記。 
（75）正該畀我揩回去。 
根據文意，上例的意思是奴婢奉命去拿取一幅肖像畫，「畀」字後的名詞是
畫作，當中的「畀」原是給予義動詞，指「給我畫帶回去」，但是句子的兼語式
相對於把畫的擁有權轉移給某人，而促使某人做出把畫帶回去的動作，因此可
以理解為「讓我帶回去」，為句子發展成使役義提供了句法和語義條件。 
然而使動用法如何為發展為被動用法？錢志安提出使動用法與被動用法的
最大分別在於對句子中第二動作的語義判斷，如果這個動作不受句子主體的控
制，那麼就存在被動句法的解讀。31事實上，上例的句子主語「畫」根據文意省
略掉，Yap&Iwasaki 提出使動和表示許可的句子，在動作變成「非自願允許」
時，受事無法控制而只能遭受由施事所做出的動作，就存在被動標記的解讀。32
上例的「畫作」是句子中的主語，它是無生名詞而不能做出控制地動作，只能
「非自願地允讓」別人對它做出動作，因此例（75）可以理解為「畫作正應該
被我帶回去」。由此可見，由於使動用法和被動用法擁有相同的句子結構 NP1+
畀 NP2+VP，理解它們的用法和語法功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NP1 和 NP2 的施事
和受事關係：如果 NP1 是施事，則句子具有允許 NP2 擁有某物或做某事的語義
條件；如果句子的主語 NP1 處於「非自願允許」的狀態，施事的能動性就會減
弱，NP1 對句子的 VP 失去控制能力，就會由施事者變為受事者，因著施事和
受事關係的改變，就為使動用法發展成被動用法帶來了語義和句法條件。 
另外，在《二荷花史》「畀」和「被」同樣有被動標記的功能，但在現今粵
                                                     
31
 原文“If this action is not favored by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the passive 
reading is obtained. ”引用自 Chin, Andy Chi-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antonese Double Object Verb [pei
35
] 畀 in Typological and Areal Perspectiv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語言暨語言學）》, 2011, Page 542. 
32
 Yap, Foong-Ha, and Shoichi Iwasaki: From causatives to passives: a passage insom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Non-Indo-European 
Language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3, Page 419-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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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口語中「畀」已經發展為成熟的被動句標記，除了上述提及表面句式結構造
成分化外，也有可能與兩字的讀音有關。粵語的被動標記「畀」[pei35]和「被」
[pei22]只有聲調的差別，分別是陰上聲和陽去聲，因此有學者認為口語中的
「畀」實際上是「被」，書寫成「畀」只是口語變調的結果。33然而這個說法未
能解釋「畀」字作為被動標記時不能省略施事者的情況，因此音韻的相似只能
視作兩者分化的其中一個考慮，「畀」字能夠取代「被」的原因主要還是在於其
語法上的特點。 
綜合上述，「畀」字取代「被」而成為粵語被動標記的語法化過程是由於
「畀」字作為使動用法、工具標記和被動標記的句子結構相同，主語位置的變
化導致施事和受事的關係產生歧義，因此取代「被」字成為被動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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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s& Virginia Yip: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age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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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語 
 
 「畀」字在當時粵語說唱文學中經常出現，而且有四種主要的語法功能：
給予義動詞、使役動詞、工具標記和被動標記。本文嘗試以《花箋記》和《二
荷花史》的例子了解各語法功能分化的痕跡，基本上有三個語法化的過程：給
予義標記的分化、工具標記的發展和消失、取代「被」成為被動標記的過程。 
 
 首先是給予義標記的分化。在兩書中，「畀」字都有給予義動詞的用法。
《花箋記》只得兩例，例子明顯較「過、與」與格介詞少；到了《二荷花史》
時期，「畀」字作為給予義動詞的情況明顯增加；到了現代口語已經很少使用
「過、與」作為給予義與格介詞了，反映了「過、與」語法功能弱化。本文嘗
試以語義和語法原因分析「畀」能夠在與「過、與」競爭過程中保留的原因。
第一是「畀」字的語義一直有「相付」和「賜予」的意思，具有用手將一樣物
件的擁有權轉移的意義；相反「過、與」身兼多個語法功能：過字作為謂詞補
語、與字作為連詞，為了避免句子產生歧義，存在被省略的條件。第二是受文
言句式的影響，「過、與」在木魚書中主要依附在言說動詞之後，這種與格結構
有可能受到木魚書句式和夾雜文言的影響，因此口語中可能漸漸消失。此部份
的語法化的過程主要集中「過、與」被「畀」字取代的原因。 
 
 第二是工具標記的發展和消失。「畀」發展成引介工具的用法與其動詞義也
有關，因為「畀」字有用手將一樣物件的擁有權轉移，另一個人用手接某物的
意思，使給予義兼表虛置並可能發展為工具標記。而這個用法在現今粵語中幾
乎消失，語法化過程與「畀」成為被動標記的過程一樣，原因是粵語中的工具
標記和被動標記由相同的句子結構 NP1+畀 NP2+VP 組成，句子的用法和語義關
係取決於主語位置而影響施事和受事的關係。當受事出現在主語位置，動作就
可能變成「非自願允許」而產生被動句，因此可能解釋到「畀」字工具標記只
在慣用語中保留的情況，原因是部分句子的主語位置不同可以使其分析成被動
句。 
 
 惟篇章所限，本論文以兩書例子作出分析，只能淺探「畀」字語法功能改
變的痕跡，仍然需要大量粵語例子印證當時的使用情況。本文旨在引出木魚書
作為流行一時的說唱文學，可以成為研究粵語的文獻材料，希望日後有機會看
到更多文獻，有助更深入地處理這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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